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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建宇是我的博士生，是一位拥
有道德情怀和教育理想的校长。他的
新著 《心灵的救赎》 一书就要出版
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表示衷
心的祝贺！

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被他的
感悟、话语和表达所感染，文字的细
腻与深刻性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

《心灵的救赎》 一书是他在攻读博士
期间对教育的再一次深度叩问，与他
的著作《让教育充满生命情怀》、《守
望教育》存在着内在关联性，反映了
他一贯的教育情怀和持续坚守的教育
信念。这三部曲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的，对教育的思考也是深入与充满灵
动的。我对他的这种教育言说方式是
持肯定态度的，对他以教育救赎心
灵、以心灵救赎教育事业的志向和使
命感更加感动与欣慰。

教育是拯救灵魂的活动，教育的
话题从来都是深邃而沉重的，没有人
能够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教育，也更没
有人能够做到完美的教育。但我们不
能因此不去追求教育的完美，也不能
停止对如何进行更好的教育持续地追
问与省思。《心灵的救赎》 一书对

“教育与我、我与教育”等进行不断
地追问，既叙述了他作为学生、作为
教师、作为校长、作为家长或子女等
不同角色的个体教育史，也呈现了一
个时代的教育现实。读着，读着，我
发现他既是在写他自己，又是在写

“我们”，唤起了我许多成长的共鸣，

打开了我的回忆与思绪……
我由《心灵的救赎》这本书首先

想到的是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不仅是
躯体，更重要的是道德与心灵，而教
育就是培养人的精神长相。正如洛克
对绅士教育的目标所表达的，一个理
想的人需要有“良好的身体，良好的
心 灵 ”（sound body， sound
mind）。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要走，受教育的过程以及人生的成长
过程没有现成的公式，也没有实用手
册，更没有现成的人生答案。一个人
的正确教育之路，可能对另一个人并
不成功。

《心灵的救赎》还撩起我对自己
成长与职业生涯的回忆。读着这本有
故事、有反思的著作，我自己作为一
名学生和一名教师的所有经历，又都
从尘封的记忆里返航，停靠在思绪的
港湾。我感到，教师和校长的职业之
路也不是由沥青铺就的阳关大道，既
没有明确的路标，也没有通明的灯
火，更像是黑夜的萤火虫照亮着的崎
岖小径。在 《心灵的救赎》 这本书
里，建宇写下了其职业生涯的一些感
悟与心路历程，它们使我们在走过黑
夜时有了一丝亮光，也有助于我们在
荒漠中行走时找到方向。正如《心灵
的救赎》的副标题所表达的，它是对

“教育的怀想与叩思”，它不仅是在救
赎自我的心灵，也是对教师职业的救
赎，更是对教育的叩问与反思。

《心灵的救赎》还是一本具有画

面感的著作。阅读着一个又一个故事
场景，看着里面的插图，我突然就联
想到了电影《心灵捕手》的场景。我
看见并理解了《心灵捕手》中蓝勃教
授与心理学家桑恩打开问题青年心
灵、消除人际隔阂的秘诀。我们只有
更多的了解学生，才能知道他们要什
么；走进学生的内心才能让他们更好
地发挥自己，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并为之持续努力。我还看到了《音乐
之声》中家庭女教师玛利亚以童心对
童心的教育，她让孩子们充分在大自
然的美景中陶冶性情，唱着欢乐明快
的歌曲“哆来咪”；我又看到了 《放
牛班的春天》的孩子们在高唱着宛如
天籁的歌曲“黑夜”，不得不感慨

《放牛班的春天》 带给人的震撼，也
不得不感慨马修作为一个“学监”带
给学生的震撼。一个被认为是失败的
音乐家走进一群被看作是无可救药的
问题少年的生活中，他就像是一束光
芒，照进了学生的心灵，给“池塘之
底”的孩子们指引了正确的灵魂道
路。我还看见了《死亡诗社》讲述的
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
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位老师告
诉 学 生 们 要 “ 把 握 当 下 ”（seize
the day），他是学生灵魂的拯救
者，我理解了什么是教师的“春风化
雨”。我更看见了 《蒙娜丽莎的微
笑》中怀揣着理想和热情来到一所女
子学院担任艺术史的教师凯瑟琳，她
是如何用智慧与热情赢得学生们的喜

爱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这样感性言说的

人，但受到 《心灵的救赎》 的感染，
我还是一反常态，试着为《心灵的救
赎》写上一个与之风格大致相似的序
言，以真实地表达我的感受与感动。

《心灵的救赎》 这本书是一位热心教
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真情流露与表
达，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能够帮助你
避免简单化的教育思考，放弃以偏概
全或盲目的教育冲动，我们应该为教
育的神奇、丰富与功效而欣喜与自
豪。教育不仅是“财富蕴藏其中”，
教育还是打开心灵的钥匙，能够拯救
灵魂。我们应该充满感激，敬畏教
育，觉醒自己，生成自动追求理想价
值的道德意志，重新思索我们的事业
是什么、我们如何救赎自己与我们的
事业，然后寻找一种全新的答案！

有感于 《心灵的救赎》，写下这
样的话语，权当该书的序言。

2015年元旦于南京师范大学

（程晋宽，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
访问学者。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教授，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
士生导师、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
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
理事、教育管理分会理事、全国教育
效能委员会理事。江苏教育管理学会
副理事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
教育理论工作者学会理事。）

充满感激 敬畏教育
序满建宇著《心灵的救赎》

程晋宽 一般情况下，只要进入腊月，我才能将阴历和阳历的时
间记得清楚，因为年离我越来越近了。近年来各类媒体每到
这个时候都要讨论，独生子女夫妻到谁家过年，笔者表示理
解的同时，自然想起我们一家过年的情景。

与妻子结婚十六年，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是分开过年的。
我们结婚那年的春天，父亲得病去世，撇下娘和尚未成

家的我。平日里再忙，每周回老家探望留守老家的老娘是我
雷打不动的自觉行动。当年秋天我们婚后，贤惠的妻子怕我
忘了，总是提前提醒我该回家看看老娘了，尤其是离过年过
节的日子越来越近时。妻子上面有哥有姐，在家排行老小；
我有三个姐姐，她们早已出嫁多年；一个弟弟，未成年便离
开人世，姐弟五人只剩下我一个陪伴娘亲。按老辈人的逻辑
思维，回我老家过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由于我的娘亲患
神经病多年未见好转，整天关着大门，怕她臆想中的人害
她；妻子本身是城里的闺女，让她回老家过年怕母亲起疑
心，从而加重她的病情，又怕妻子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习惯和
空旷寒冷的房子，无奈之下，我决定由我跟老娘一块过年，
妻子在我们的小家过年。

除夕这天，妻子从她娘家带来已调好的馅子和揉好的
面，让我带回二十多里外的老家。离家门口还有十来米远，
我就扯开了嗓子，连喊几声娘。只要听到我的动静，娘的神
经不论乱到什么程度，或者自顾自地低声唱着不知名的曲
子，她老人家都会拖着棉鞋，一路小跑地给我打开常年紧闭
的大门，一脸欢喜地迎出门外，帮我拿自行车上的东西。惹
得姐姐们常抱怨：我们送的东西再多再好，娘都要扔到墙外
去；只要你回家，不拿东西咱娘也高兴，老人家脑子也清醒
了，我们三个闺女抵不上一个你这当儿子的。

进了家门，母亲先烧开水，冲洗多日不用的桌子。我们
娘俩一边拉呱一边和面包水饺，母亲虽然经常发疯，好的时
候干活却很巧。她三个水饺包完，我的一个包子边还没有捏
完。我们包完水饺，娘把剩余的馅子放到面盆里，用干净布
盖好，放到老鼠够不到的地方。剩下的面留到晚上天黑后下
面条喝。我们娘俩一起打扫院内外的卫生，然后我到村西祖
坟林地上坟。回来吃完晚饭，善良的母亲心疼她的儿媳妇，
劝我早些回城里的家。这时候我总是假装答应，待母亲依依
不舍地把我送到大门外，然后插上门，心满意足地回转身，
我才把自行车轻轻地停放在三五十米外，蹑手蹑脚地返回家
门口，从门缝里看一会儿安安静静的白发老娘，才放心地骑
车返回。

出了庄子不远，天已经黑了一会子，孩子们的欢歌笑语
与大人们洒水灭尘的动静愈来愈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鞭炮声、礼花渐渐多起来，脚下的街道仿佛比往常宽了几
倍，路灯似乎明亮了许多，年味弥漫在大街上、空气中，愈
来愈浓。我在心里盘算着：明天天一明，我便带着妻子回老
家给娘拜年。

娘去世前的那几年过年，我被一股无形的绳牵引着，娘
独自在乡下这一头，妻子和孩子在城里的那一头。

两头跑年
鞠厚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县根据
上级指示，先后成立了地名普查和
史志办公室。开始对全县地名普查
和编纂 《滕县志》。当时组织确定我
负 责 此 项 工 作 。 那 时 一 无 工 作 经
验，二无资料可寻，我县档案馆仅
有一部手抄本的清 《道光志》，还有
不少漏洞错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
上编材料上报，收集地方志资料编
写 《滕县志》，就成为最迫切的工
作 。 于 是 ， 我 们 发 动 全 县 人 民 为

《滕县史志资料》 贡献资料，史志办

全 体 同 志 先 后 去 北 京 、 南 京 、 上
海、省图书馆收集资料。

当时我和刘正厚、陈维志等同
志到北京拜访董一博老人，顺便去
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当时按全国
地方志目录显示，我县原有六部旧
县志，明朝那两部一直下落不明。

当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说，
日本东京图书馆有部明 《万历滕县
志》。解放前，丁志刚在徐州做地下
工 作 ， 可 巧 陈 维 志 同 志 是 他 的 学
生，我们再三要求叫他设法弄回这
部志书。书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掠夺
去的，现放在东京图书馆。他们说

“书不出馆”，最后再三交涉，以交
换资料的方式，复制一部胶卷，两
个月后交到滕县。随后，我们复制
二百册，接续了我县历史文化。

随后，史志办又复制了 《康熙
志》《道光志》《续滕县志》《续滕县
志稿》 和 《乡土志》，从此完善了我
县历史文化，使滕州历史做到了有
据可寻。遗憾的是，按全国地方志
目录，还有一部最早的滕县志，即
明隆庆滕县志，至今下落不明，望
知情者可提供信息。

明《万历志》还乡记
王子琦


